
销售 部 面 面 观
辛建 斌

生产如 意彩 电的 陕
西广播 电 视设 备厂大 门
口车水 马 龙，门 庭 若
市；然而，销 售部 门的
工作 人 员 怎 样 “应付 ”
这些 如 饥似 渴的 需求 者
呢？

“ 大 拿 ”周 文学
一登 上 二 楼 电 销

室，迎面遇 上一位 身 材
魁梧 、红光 满面，头 发
蓬乱的 汉 子。他 时而 机
敏地处 理手头一沓 沓批
条，时而 和 顾 客谈笑风
生……这便是 电 销 室主
任周 文 学 。

周文 学有个雅号 叫
“ 周 大 拿”。当 然如 意

彩电厂 的 人们都 知道这
个中 含 意 并 非权大，而
是说，大 小事 周 文学
都拿得起。凡业务范 围
内的事，再难 再繁，一
到“周大 拿”手里，三
下五除 二就得 以解 决 ，
从来不 当 “踢皮球的 运
动员”。不 过 他倒是一
个挺棒的 守 “门 ”员 。
1988年 夏天某 晚，一 顾
客花 “周 大 拿”家 中 从
皮包 内 抽 出一 摞子 “大
团结 ”说：“往后 请多
关照，这 点 小 意 思，只
有天 知 地 知，你 知 我
知，尽管 放心 ！”穿着
裤头 背心 的 周 文学说 ：

“ 你是 想让我们 电销 室
管理 乱套，摔我 电销 室
主任 饭 碗不 成？”顾 客
红着 脸 夹起 “大 团结 ”
刚走，用 文 学 一头 扎 进
梦乡 ，睡 得好 安 稳哟 ！

“ 长 腿 ”刘守成
广播 器 材 销 售室 主

任刘 守成，全厂第 二次
公开招标的 中 标人，当
初，他力 挫对手，一举
中标，是何等气魄 ！

气魄 来 自 胆略，来
自大无畏的精 神，当 初
投标 时他就深 深 意 识到
广播 器材 和 大 彩 电 比
较，是较 冷落 的 部 门 。
刘守 成 认为 不 能 “守株
待兔”，于是 他放开两
条“长腿”，为 研 究市
场，走访用 户 ，交 货催

款，预 订合 同，他足迹
遍涉 华 东 、华 北 、中
南，西北各地，使销 售
面貌大为 改观，很 短 时
间就催 回 欠款67万元 ，
签订合 同64万 元 。

笔者在 广 销 室 与
“ 长腿”刘 守成 刚 刚 谈了
几句，他微 微 笑着转过
身，又迎着 寒风踏上了
新的 征 途 。

刘永福和 他 的哥儿
们

如意彩 电厂流 传着
这样一 则 趣 闻：储运 部
副主任刘 永福 的 妻 子对
丈夫宣布 了 一条 处分 决
定：开除 “家籍”！理
由是，刘永 福 自 当 上储
运部 头头 后 不 理家事 ，
白天一放下饭碗走人 ，
晚上半夜 归 来 倒 头 便
睡。妻子实 在 忍 无 可
忍，终 于火了，可 是刘
永福 倒 挺乐 意 这 个 处
分，原因是刘永福 恋上
了一个新家——储 运部
仓库 ；而且还有了 新的
“ 恋人”——苏志强 、杨
廷恒、刘春光等 十一 名
哥儿们 。

储运 部 仓库的 容量
是1500台 彩 电，如 意厂
的日 产量是1000台。他
们每 天得象旋风似地干

着入库、出库、转库的
活儿。否则，按刘 永福
们的 话 说 ：车间 的 货不
能及 时入库，生产流 程
就要 发生 “肠梗阻”，
但仓库若 “消化”不 了 ，
又会 “憋 死”！于是这
个脸膛 黝黑 、身 材彪悍
的汉子和他的 哥儿们干
起活来就跟 “红高粱 ”
里的 汉子一样，个个赤
膊上 阵，每个月 要加班
20多个 夜 晚，从 不 缺
席！

王建安 的座右 铭
1 988年 7月 ，兴 平

秦岭公 司一职工来信说
他买的一 台 如意 电视机
没有 图 象 。维护 部主任
王建安立 即 提 一 台 新
机，驱车前往兴平，不
巧这个职工 休假 回老家
礼泉 县去了。王建安 当
即又调转车头，冒 着连
绵阴雨，追到 了 礼泉烽
火乡 。可是这职工的 家
离公路十 多里，小车无
法行 驶，王建安便 和他
人抬着 电视机 、踩着 泥
泞，到 这个职工家 里调
换了 电视机，并仔细讲
解了 使用 方法，使职工
全家 感 动万分。当 王建
安抬着 旧 机 出 村 时，村
人们 异 口 同 声地说：往
后还是 买如 意牌 电 视机
好！

王建 安何 以 如 此？
用他的 座 右铭 来 回 答就
是：“假如我 是用户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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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明
的小贩看
出他 的 眼
镜后面 闪
闪的 目
光，连忙
招徕 ：

“ 喏，透
骨新鲜 的 大 虾，来 一
斤？”小贩边问 边往秤
盘里 铲。

“ 噢，不不不。”
“ 嫌贵？”小贩 邱

夷地朝他 的 胸前扫 了一

眼，把盘 里的 虾复倒 回
筐中，“教书 先生，老
鼠（师 ）割 尾巴——出
不了 多 少 血！”

他感 到 血 “轰”地
一下 涨上了 脸 。恪 守 “士
可杀 不 可 辱”古 训 的

他，毕 竟硬是
忍了 这 口 气，
不值得跟这 种
人一 般见识 。
谁让他 上 街 时
忘了 把 胸 襟上
这枚校徽摘下
来了，暴露了
这并 不 令 人

“ 羡慕”的 职

业身份。
其实他是 看 中 了 隔

壁这 摊的 毛蟹。他 蹲下
来细 细挑拣起 来。

“ 老 师，您只 管放
心，只只会 爬，刚 提来
的。秋风起了 ，蟹黄包
您不硬！”年 轻的 卖 蟹
者说 罢，热情 地 帮他 挑
了一只递过来 。

“ 好，你 称称。”
他从 口 袋里掏 出一张印
有知 识分 子与 工农 并肩
图案的 新纸 币 递过去，

却被推了 回来。
“ 老师，这

算我送 您的。”
卖蟹者狡黠 地笑
着，“不 认 得
了？我是前年毕
业的。”

他摇摇头，
——毛头后生十
八变，最难辨认
了。

“ 唉，老 师
是不 会记得我们
差生的，我就是
二班那个顶调皮
的‘跳 蚤 ’”

“ 瞅 ，记
得，记 得 ！”他
拍了 拍 脑 壳，负

疚地 掩 饰 着 尴 尬 的
笑。说起这绰号 ，还不
是为 了 他在上语文课 时
说了 句：“你 怎 么 像
只跳 蚤 似 的 ，一 刻 不
停！”

“ 老 师，我真后 悔
当初 没有好好学，连个
初中毕 业文 凭 也 没 混
到。要 不 我早就去学开
汽车了。嗨，现在只好
捏捏 秤 尾 巴。”

“ 唉，要怪只 能怪
我没教好。”他又把手
中的 五十元 币 递 了 过
去，“你做小生意也不
容易 ，这钱 你 是 要 收

的。”
“ 老 师，

您这就看 我不
起了。”

“不，你
听我 说，这蟹
是我买了 给你
们班主任祁老
师尝 尝鲜的 ，
他想 吃这个。
你们 祁 老 师
……”他欲说
又止，觉 得鼻
腔里酸酸的 ，
眼眶 里的 液体
直要 往外涌，
模糊的 视 线里
又映 出那一 幕

老祁还没写 完范仲 淹
那句千古名 言的 最 后一
个“乐”字，就攥着 粉笔
突然 昏倒在黑板前……

“ 怎么，祁老 师 他
又病了？”小贩知道祁

老师 以前常 犯 胃病，真
后悔毕业后一直没去看
过他。

“ 唉，你 抽空去 看
看他吧，他常 常念叨着
你呢，你 们 祁老 师得的
是绝症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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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与 色
刁永泉

1 、煤 的 灵魂燃 出 强 光
把浊 黑 的 躯 体 烧 成

灰烬

2 、灯 光 下 的 阴 影 还 是
阴影

阴影 下 的 灯 光 还 是
灯光

3、夜埋 葬 的
黎明 分 娩 出 来

4 、萤 火 虫 梦 见 自 己 变
成星 星 时

它却 在 草 间 熄 灭 了

林间 之音
1 、夜 籁 从 宇 宙 深 处 涌

来

坐在 我 的 心 坛上禅

语

2 、既 然 是 鸟
无论 在哪 样 树 上 都

要叫

3 、苔 藓 坐 在 岩 顶 俯 视
大树

大树 寂 然 地 站 在 山
谷里

4 、落 叶，在 大 地上
印下 它 最 后 一 个

生的 标 记

沉思 小 札
张志

癞蛤 蟆 吃 上 了 天 鹅 肉 ，
便有 人 怀 疑 鹰 的 本 事
了。
总爱 指 责 牡 丹 不 结 果 的
人，

也爱 指 责 无 花 果 不 开
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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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溪　王 亨

夫与 妻 树 与 藤
吴万 哲

夫妻是一 种什么 关
系呢 ？

这是 新婚不 久 的 他
俩，在一个迷人 的 夜 晚
展开的一场小讨论。

“ 是 一 种 和 谐……”

“是一 种爱……”
“是一

个好……”

话，揉
进了 蜜 ，甜
甜。极 满
意，又似乎
极不 满 意。

半晌 ，
他才 又 补
道：“一个
是树，一个
是藤……”

“ 那 么
一一”她飞
了一下丹凤
眼：“谁是

谁呢？”

他却 茫 然 。

谁是谁呢？
他苦 苦 思 索。
衣服脏 了，鞋袜垢

了，他仍 旧 挽做一 团 ，
塞在床下。不 出一天，
她洗得千干净 净，熨得
平平 整整，放在枕旁…

清晨 ，他 还 梦 周
公，她早 蹑 手蹑脚起 了
床，清 扫 地面 ，抹 擦 家
具，又奏 响 了 锅碗瓢盆
交响 曲。等 他起 床来 ，
洗脸 水 冒 着气泡 儿，早
点已搁在 餐 桌上——

傍晚 ，他 下 班 回
来，乏 得 象 死 驴 ，

“ 大”字样躺在 床上连
蹄蹄 也 不 想动一下。她
进屋 了，又是说 笑，又
是唱歌，温情的 话 满屋
子飞，递热茶暖身 子，

逼着你 换衣 换鞋袜，眨
眼间 丰盛的 晚餐 又魔术
般摆到 眼前——

他一拍 脑 门 明 白
了：她是 树，他是藤 。

她在寻觅……
节假 日 ，她挽着 他

逛大街 ，她和 他脸对脸
儿划船。她望着那高她
半头的 身 躯 ，心头愈加
蜜蜜，宽厚的胸膛简直
是座遮风挡 雨的 山 墙。
风轻湖平，她要打桨，
一脚 没站稳，差 点掉下
水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
际，他那 象老虎 钳一样
的臂膀紧 紧 钳 住 了 她

她上夜 班，要 走一
段幽僻的小巷，做女儿
时，父母担心 得要 死，
如今，他夜 夜来接，当
然，她有不 忍的 时候。
一次她故意 说 后 了 时
间，车 子驶 进了小巷，
四周 暗 得 看不清物件 ，
小风又 嗖 嗖地吹，她怕
了，正束手无策，他赶

来了 ，她一下软
得象面条，顺势
倒在 他怀里……

啊，她 懂
了，他是树，她
是藤 。

表示 同 情

从前 有一个
瞎子和二个 眼睛
好的人一块吃烧
饼。他们一人吃
了一个 以后，瞎
子又伸手要第二
个，说：“给我
那个糊 的 吧。”

眼睛好 的 很
奇怪 ，问 道 ：

“你为 什么 专
要糊 的 呢？”

瞎子说 ：
“ 反正你总

给我那个糊 的 ，
我这样说不是更
有面子 吗？”


